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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赵宏达是长河县域
内响当当人物，因他创建和经营
了一家颇具规模的印刷公司，年
利润几千万,多次荣膺县、市级“有
贡献企业家”之类的赞誉；而作为
老板，他却是一个终生拄拐走路
的残疾人。如此不同凡响的造
化，自然让他的大名掷地有声。

其实，他济贫扶困的善举，更为
他的名字添光加彩。数年来，他一
直寻找契机，且事无巨细，皆以不同
方式和款额，济助那些自认为应该
帮助的人，特别是肢体残疾人……

这天，他让司机小王驾车载他
赴130公里外的江州市（地级市，辖
长河县）与客户洽谈业务。一路无
话，不到两小时，轿车便驶进了江
州市。望着窗外缓缓后移的楼房、
车流，人流，他神清气爽，尽情感受
着现代都市的繁华气息……

不久，轿车离开市中心大道，
驶进一条浓荫覆盖的偏静小街。
导航仪显示，走这条小街离目的
地最近，而且车少人稀，行途更加
通畅、安全……

轿车轻快地前行。他随目浏
览窗外频频换动的一帧帧街景，
十分恬逸。突然，他轻“咦”了一
声，眼睛紧盯往街边某处，一脸凝
重。顺着老板的视线，小王看到
街边一块空地上有个地摊。摊边
稀稀疏疏围了三五人。摊主是个
拄着拐杖的残疾人。小王跟随赵
宏达多年，深谙老板的所思所
做。他知道老板又动了恻隐之
心，心领神会地冲老板点点头，让
车子靠近摊边停下，独自下车，径
自朝地摊走去。

地摊摆设很简单：一块条纹
塑料纸铺在地上，上面杂乱无章
放着皮带、电筒、眼镜、剃须刀、手
机套、驾驶证壳之类。那摊主年
逾四十，身材高大。一头灰黑蓬
乱长发披洒两鬓，还被一顶太阳
帽紧箍着。憔悴的脸上虽堆满
笑，但眼里填满无奈、祈求等混合
色……

小王并不关注这些，像以往
一样，顺手从摊中拿起一副墨镜、
一根皮带等几样小物件，随即递
上 6张面额 100元纸币，很客气说

“请拿好，不用找了。”
作为买家，小王这一连串明

显是“变相捐钱”不合常情的举
动，自然让摊主又惊异又疑惑，但
转眼间他捧出一脸感激，并用北
方口音的普通话对小王说：“小师
傅，今天俺是吉星高照，遇上你这
个菩萨心肠！你是个好人，大好
人！谢谢！谢谢了……”

这种形式的“感激”小王领受过
好多次，尽管有点“受之有愧”，但他
乐意在这种溢满人性光辉的氛围中
享受恭维。只是当他准备返回时，
摊主却一把抓住他的手，不容分说
将一堆显然早已烂熟于胸的“心里
话”朝他泄来：“小师傅呀，说心里
话，看俺这身板，是不该做这营生
的！可没办法呀！瞧——”他拍了
拍他那条残腿，“如果不是它，俺会
在这里摆地摊？求人怜悯？唉，想
当年，俺也能跑能走、能说能写，也
想干一番事业。可命运不与哪！那
年，有个朋友在北海给俺电话，说那
里有份好工作。俺喜出望外，立马
赶往北海，哪知交上3800元入门费
后，才知道是传销啊……”

传销！留在车内的赵宏达听
得很清楚，禁不住浑身一凛。随
之，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不可抗

拒地从心底拽出来——
19年前，颇如这位摊主，刚中

专毕业的赵宏达也接到一位姑表
兄从北海打来的电话，说那边有
一份做营销的好工作，还炫耀那
里“领导和蔼可亲，同事团结友
善，工作轻松愉快，工资丰厚稳
定”。他当然相信姑表兄，迫不及
待赶到北海；在表兄引领下，毫不
犹豫将3800元入门费交给一个名
叫刘天亨的“领导”(此人因右耳有
一块硕大紫印记，人们习惯唤他

“紫耳朵”)。但赵宏达做梦也没想
到，从此刻起，他被自己的亲表兄
探囊取物般地拽进一个非法传销
组织，先后历时124天。

那是一段怎样的伤痛日子！
赵宏达至今还记得很清楚：每天从
早到晚，大家不是几十人挤在一小
房里傻傻乎乎地鼓掌、唱歌、喊口
号，就是浑浑噩噩地接受“紫耳朵”
他们唾液飞溅、天花乱坠的精神洗
脑，抑或在他们引诱、怂恿甚至胁
迫下，四处打电话、写信发展所谓

“下线”索取入门费；而这些被发展
的下线，大多都是自己的亲戚、朋
友、同学、邻里乃至自己的亲兄
妹。此外，不必说“同事团结友善”
是信口胡诌，也无须谈“工资丰厚
稳定”是自欺欺人，就连一天三顿
平常的“餐食”，往往因入门费进账
太少都无法保障！更难容忍的是，
对内，“紫耳朵”他们派近身的一干
心腹监视所有人。不准私自外出，
不准随便与外界联系，以防有人逃
逸或暴露行踪；对外，头头们为逃
避有关部门的追查，害怕被抓后遣
返、罚款或拘留，隔三差五带着大
家“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频繁换动
窝点，弄得人人惶若惊弓之鸟……

他曾当面斥责那位姑表兄为
何不顾亲情坑害他，而对方的回
应也只有无数声“对不起”，声言
自己亦是迫于无奈。他当然不愿
仿效表兄累及亲朋好友，下决心
找机会逃出去，可尝试几次都被
监视者发觉。

半个月后，命运虽给了他解脱
的机会，却索要他付出一条残腿的
代价。那天是五一节，机关单位都
放了假。乘这机会，“紫耳朵”领着
众人聚在一幢私宅三楼明目张胆
的公开活动，不想他们的行迹已被
工商部门锁定。当有人惊呼“工商
局来啦！”。屋里顿时乱作一团，大
家你推我搡，争先恐后夺路而逃。
待坐在椅上打瞌睡的赵宏达明白
怎回事，已被人撞翻在地，且右脚
撬在椅档里抽不出来，致使大腿悬
横在地面与椅档之间。这时有人
慌不择路，竟抬脚踩在上面一蹬而
过。紧随一声骨响和一声惨叫，他
昏死过去。醒后他依稀记起，那人
好像是“紫耳朵”……

许久后才知道，那天是“紫耳
朵”他们头头间出现内讧有人告
密，才得以将他们一举捣毁。听
说那天“紫耳朵”是跳窗而逃，什
么状况不得而知。回家后，他封
存了这段刻骨铭心的痛苦记忆，
除自己的父母、妻子和兄妹外，即
便现在，也没有几人知道他这个
如日中天的大老板曾有这样一段
苦难经历，连那条残腿当时也备
用了一个合情合理的“事故”予以
掩盖。一句话，他心无旁骛，潜心
钻研自己喜爱的印刷技术，后找
一位富有亲戚贷资建公司。十几
年一路打拼，公司越办越大……

“想起来，俺糊涂呀！”那边摊

主仍在滔滔不绝,“明知是盗钟掩
耳的事，俺偏执迷不悟！结果，骗
完了亲朋好友，又骗哥兄姊妹
……到最后，钱没了，亲情没了，
友情也没了……”他真有点表演
天赋，刚才痛心疾首，现在又忧伤
哀婉，“唉，人倒霉盐都生蛆呀！
那天上午，俺们正在楼上听课，突
然工商局来了。大家慌乱一团，
争着朝外逃。拥挤中，俺连人带
椅倒在地上，可右脚还撬在椅档
里。这时，有人过来竟把它当做
垫脚石，一蹬而过。那人像牛一
样壮实，170多斤哪！可想而知，
这一蹬有好么……”

什么？他的腿也是……听到
摊主的描述，赵宏达大惊不已：天
下竟有这么巧的事？他赶紧将脸
贴到车窗玻璃上，认真打量这位
似乎与自己有着某种关联的神秘
摆摊人。

但那摊主的容貌十分陌生，
记忆中找不出丝毫熟悉的痕迹；
倒是说话的语气、语调和风格似
曾有过领教，可那只是极其朦胧
无法定位的记识。

“报应啊！真是报应！”此刻
的摊主一脸悲戚，竟泪流满面抚
着那条残腿莫名的自怨自恨“一
定是俺做了烂心烂肺的缺德事，
老天才这样责罚俺、惩处俺……”

小王很纳闷：这话什么意
思？怎给人没头没脑却又意有所
指的感觉！

好在摊主感情掌控有度，转
眼风平浪静。他擦了擦眼睛说

“唉，小师傅，命运不公哪！听俺
一个小兄说，俺那些难兄难弟中，
如今十之七八都今非昔比了。妻
子、孩子、房子、车子、票子全都有
了！可俺……”他摊开双手，苦着
脸随口自嘲道，“一根拐杖走四
方，全家不饿一人饱……”。

“俺还听那小兄说，有位贤弟
开了家大公司，风生水起，日进斗
金！最让人刮目相看的是，他像
俺一样，也是……”他突然戛然而
止，少顷又一拍脑袋叫起来，“噢，
俺想起来了，他好像就是你们江
州市人啊！”

“噢，江州市辖七八个县。他
是市里的，还是县里的？做什么
工作？”小王接过话头问。

“俺小兄只说是江州市人，没
具体说是市里还是县里。工作嘛，
好像与书有关系，可能是卖书的
吧。”喘了口气，他继续说，“小兄说
得最多的是这位贤弟很有钱，公司
很气派，出手也很阔绰。一次请他
吃饭就花了一千多，临别还送了他
很多励志的书籍……”

“嗬哟，既然有这么一个有实
力又讲义气的故人，你何不去找
他呢？让他给你弄点力所能及的
事，总比这风风雨雨在外摆摊
强！”小王想调节一下气氛。

“不不不，俺不去找他！俺也不
能去找他……”没料到他连连摆
手。脸倏地通红，目光也有些躲闪。

“怎么？”小王又有些纳闷，
“你们不是共过患难的兄弟么？”

他没说话，只是边摇头边望
着天边的浮云，许久才惆怅说：

“如今俺这境况，更没脸去和他称
兄道弟了！况且……”他不愿说
下去，沉吟片刻，接着道，“算了
吧，反正俺也习惯了，再说都黄土
埋一大截了……”

“俺更糊涂了！刚才你不是
还称他贤弟么？关系应该……”

小王忍不住又问。
“呵，权当一厢情愿吧！”他苦

笑了一声。不等小王再次开口，
忽地摘下太阳帽，不断地冲小王鞠
着躬，嘴里边说，“小师傅，但愿俺
今后的日子里，不断遇上像你这样
的人，慈悲良善，救苦济难……”

“紫耳朵”！赵宏达差点没叫
起来！他看得很清楚，在对方长
发飘起后露出的颈脖右边，分明
是一只赫然显目而又为他记忆犹
新的紫色耳朵。

一切明白了！此人正是当年
那位传销头头刘天亨。他冒用别
人的经历，一则是想张冠李戴，遮
掩自己真正的致残原因；再则是
想更“无辜”，博得更多同情；至于
他那条残腿的来历，无疑与他多
次跳窗逃跑脱不了干系……

真晦气，怎会遇上他！心里
骂道；刘天亨，你秉性不改，还在
骗人哪……他真想出去戳穿他，
痛陈旧怨，出出胸中那口恶气。
但作为一个阅历丰富、性情豁达
的成功人士，理智和宽容很快让
他熄灭了心头之火。几分钟后，
他心静气匀，随手掏出一叠钱，递
给刚刚回车的小王：“去，留下你
刚才垫付的，剩余的再买几样小
东西。并代俺……”

眼见小王再次返回，随意拿
了几件小东西后，又一抖手给了
他 8张百元大钞。刘天亨真是大
喜过望，激动得有点不知所措，只
顾拉着小王的手使劲抖着，语无
伦次：“谢谢！谢谢！谢谢……”

“谢俺干嘛！这钱又不是俺
给的。”小王甩开对方的手，朝街
旁的轿车努努嘴，“要谢，就谢俺
老板吧。”

刘天亨愣了一下，反应过来
后，立马双脚立正，恭恭敬敬朝小
车鞠着躬。没等他鞠第二下，小
王过来拉住他：“喂，别这样俗了
……但实话实说，老哥，你真的很
幸运！俺跟老板多年，还是第一
次见他对一个人这么上心！”他突
然凑近刘天亨耳边，“莫非俺老板
就是你不愿去找的那位贤弟？”

“不不不，他不会是！俺也没
有这么好的运气！”刘天亨赶紧又
是摇头又是摆手。

“哈哈哈，开个玩笑。不过，
俺老板真的对你很用心，还特地
叫俺捎话给你。”

“捎话俺？”刘天亨下意识瞟
了一眼那辆小车，想不明白车里
的大老板何以对一个街边摆摊人
如此“用心”。

“听好了！俺老板带给你的只
有八个字，改弦易张，励精图强！”

什么？刘天亨猛觉心头一
怔，敏锐感觉这八个字别有来由，
意味深长。忙问小王：“你老板开
什么公司？叫什么名字？”

“喏，这是他送给你的名片。”
小王边说边递上一张制作十分精
致的名片。名片上的烫金字赫然
入目：江州市宏达印刷公司，总经
理，赵宏达，电话……

啊！刘天亨目瞪口呆，像一
根高大却十分粗劣的木桩，傻乎
乎地看看名片，又瞧瞧那车……

等他回过神来，打算鼓足勇
气走过去，与车内的“贤弟”寒暄
几句，可那轿车已驶出百米之
外。他有些失落又有点不舍地目
送那车消失在小街尽头，想起赵
宏达那言近旨远的八个字，心地
间犹似打翻了一只五味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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